
中午，老佘拿着一把砍刀，一边抽

烟，一眼斜着眼打量着自家和杨家的自

留地交界的地方那株高高大大的板栗

树。抽完一支烟，扔掉烟屁股，他把砍

刀插在腰里，往手心里吐了两口唾液，

“嗖”的一下，如一只敏捷的猴子，攀

了上去，抽出砍刀，开始砍着那些伸向

自己自留地这边的枝桠。 

杨老大听到屋后自留地边传来了砍

柴的声音，端着饭碗出来一看，是老佘

在他家的板栗树上剁枝桠。他急了，骂

道：“老佘，你这个 gou 日的，有力气

没地方使也不用跑到我家的板栗树上发

再说一句最真实的话，上面的理由，

就是说“除四害”的理由，实际上还是个

幌子。我记得，根本上是，我们饿极了，

我们不仅是想吃，而且是需要和必须去吃

那些麻雀肉！更何况，我们又有打麻雀的

本事！说到了底，那时，我们根本就没有

肉吃。所以，打鸟就和钓鱼，就都是我们

饭桌上菜肴里的佳品了。

我们每次打鸟回来都是凯旋而愉快的。

几十只鸟扒下来毛都一大堆，能做出来好

大一盆菜呢？到了后来，我们的射击技术

简直就能达到有些时候一抬手就能击中空

中飞鸟的程度，当然，主要是那些飞得较慢，

或者正在空中盘旋或滑翔的飞鸟。

天啦，面对这儿的欧洲人，我们那时

真是该死的野蛮人啦！但是，欧洲人，美

洲人，是不是也有那样的时期呢？

前不久，我看了儿子从国内带来的一

本中学一年级的语文书上俄国作家屠格涅

夫那篇《麻雀》，和同一本书中中国作家老

舍写的《小麻雀》后，我真的诅咒起中国

“除四害”运动来了，更诅咒文革让我失去

了阅读老舍和屠格涅夫作品的机会。

政治家一般都是残忍的，文学家大都

是善良的。

片段四：“边灰”

最后让我在那条街出了名并有点待不

下去的事情是，我和那条街上的比我大几

岁的家伙交上了火，那孩子比我大几岁，

个头还比我高几公分，他是一个独眼龙，

当地人称他“边灰”（自贡人称呼的“边灰”，

有点像重庆 70 年代的“王大哥”，现在的

“杂皮”，或者普通话通常俗称的“二流子”）

的大孩子。交火时分，我们双方动了厨房

的铁家伙，且都见了点“红”。之后，满条

街的人都开始叫我“重庆崽儿”了！在四川，

“重庆崽儿”就是“亡命徒”的意思。于是乎，

那条街的许多小孩子都远远地躲着我了。

后来，我又带领交通路上我的几个同

伙去收拾了几个更远街上的当地“边灰”。

“久走夜路要撞鬼！”。再后来，我们

终于遇上了当地“边灰”的“主力部队”，

闹到了双方跃跃欲试地准备打群架的地步。

当双方正在暗中搬兵，对方“摇鹅毛扇”

的已经出面邀请我们到“灯杆坝”的一家

茶店子里去“喝了几回盖碗茶”的时候，

我就被我的大娘“解甲归田”，发配回原籍

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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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两只狗的故事
　我有两只亲爱的狗，一只叫“黄

虎”，另一只叫“圆圆”。然而，它们两个，

都在文革中间一死一失踪了。因为，事

情和我们离家出走到自贡交通路有关，

所以，下面我把它们俩的故事回忆一下：

（一）“黄虎”之死引发的战争

　“黄虎”被文革中混乱中，被市

委警卫连的军人用半自动步枪上的刺刀

给活活刺死，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少年和

军人之间的“大战”。几个机关大门站

岗哨兵，在夜晚站岗时，被一群恶少用

弹弓打得鼻青脸肿。当然，既然我是被

害者的主人，我就自然是肇事者中间的

主谋了。一只狗在机关的花园里捕蝴蝶，

惹了你站岗的军人什么呢？无外乎就是

看见狗的主人，也就是本人离家出走罢

了！据说，黄虎被通了十几刀，连尸体

都不见了。

哥儿们，你想想，咱，怎咽得下去

这口气？！

那个夏天，好多个星光灿烂的夜晚，

背着步枪正在站岗的哨兵就会突然听到

一声不知从哪里发出来的呼哨声，还没

有反映过来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蚕豆

大小的鹅卵石就暴雨般从四面八方黑暗

的丛林和高楼的窗户里向他袭来，直打

得哨兵一个个真的是鼻青脸肿。于是，

“猫逮老鼠”的游戏就开始了，几乎三

天两头的夜晚，一边是成群结队的孩子

们个个跃跃欲试地提着弹弓换着地方去

袭击警卫连的士兵，另外一边是手里提

着军用皮带和绳索的罗瑞卿大比武时期

训练出来的格斗擒拿高手们 , 在市委机

关的花园和丛林里，猫着腰四处去抓捕

那些他们恨得牙痒痒的走资派的黑狗崽

子们……

其中的故事就太多了太多了……

那个时候，我们也是够调皮捣蛋够

混帐的了！

sao 呀？我还指望着它多挂点果卖了买化

肥呢。” 

老佘停了下来，说：“你的板栗树遮

住了我家的自留地，我跟你说过好多次了，

叫你把那些伸向我家地这边的枝桠砍掉，

你不砍。现在我来帮你砍。不用你给老子

买酒买烟，就当便宜你这个 gou 日的了。”

说完，又“梆梆”地砍了起来，很快，一

枝碗口粗的枝桠就“轰”地掉了下来。 

那枝枝桠该结多少板栗呀！杨老大心

里疼死了。赶紧进屋，丢下饭碗，急急忙

忙地拿了一把开山斧，出来对老佘说：“老

佘，你这个 gou 日的，你下不下来？你是

不是真的跟我过不去？” 

老佘哈哈大笑着说：“老子就是不下

来，你有种就去告老子。告诉你，你就是

告到北京去也都是老子有道理。谁叫你家

的板栗树遮住了老子的自留地？”说完，

又梆梆地又砍断了一截枝桠。 

杨老大吼道：“我不跟你讲道理，你砍

老子的板栗树，老子就去砍你家门前的那

株古树。”说完，就蹬蹬瞪往老佘家门前跑

了过去。老佘站在枝桠间，望向自己门前

的那株古树。果然，一会儿，就传来了“笃

笃笃”的斧子砍在树干上的声音。 

这下，轮到老佘急了，他溜下树就往

自家门前赶，一边跑一边嘴里喊道：“杨

老大你这个 gou 日的，你真的敢砍我家的

古树！老子不砍了还不行吗？还不住手？

gou 日的！不要砍了，老子让你家的板栗

树以后都这样长着，还不成吗？” 

（待续）


